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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谈“华语青年作家奖”：

应鼓励“青年的书写”和“青年的创造”

来自福建的90后作家陈春成的

作品《雪山大士》获得第七届华语青年

作家奖“短篇小说奖双子星奖”。

在《雪山大士》中，陈春成讲述了

一位球星如何度过漫长伤病期的故

事。在小说中，陈春成借这位球星之

口叙述道：“除了天分本身，还要有能

实现天分的天分。”华语青年作家奖在

颁奖词中评价《雪山大士》：“不以具体

情节取胜，而是通过短暂的奇迹、边缘

的意象、偏门的巧合，构建起了一个生

命飞地，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一种开阔

的、‘世界性’的特质”。

陈春成的小说，很容易把读者带

进一个现实与想象交叉边界性质的地

方，如梦如幻又有现实的影子。虽然

至今创作产量不算多，但由于他的作

品足够惊艳，给文坛带来很多惊喜。

获得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陈

春成说：“这本来是一次计划外的写

作，能获奖也出乎意料。2022年遇到

一些变故，这故事似乎已离我极远，秋

天时能因它得到这个奖，对我飘忽的

写作状态是一次宝贵提振。”

这次领奖，是陈春成第一次来成

都。10月8日傍晚，一到下榻的酒店

放下行李，他就去东安湖的夜色里溜

达了一圈。在陈春成的作品中，多次

出现公园、湖泊。他曾透露，自己会

在公园里获得写作的灵感。比如

2017年秋天，他住在福建泉州东湖公

园附近，常去公园转悠，水边林下，一

待就是大半天，构思故事情节。不知

道秋天夜晚的东安湖会给他带来怎

样的灵感。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希望有一种成都精神
有独特的眼光

封面新闻：“华语青年作家奖”是
由杂志和媒体合作主办、面向青年作家
的文学奖，您认为它存在的核心价值和
主要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奖接下来
有怎样的希望？这个奖面向所有符合
条件的华语青年写作者，超越了地理概
念，由四川发起，在四川设立。您怎么
看待文学与地域之间的辩证关系？

李敬泽：这个奖是在四川发起，在

成都颁发，我当然也希望它能够有一种

成都的精神。我们现在的文学奖非常

多。你会发现所有的文学奖，一年到

头，常常有一种目光上的重合。这样的

重合一方面是自然的，好的作品大家都

能看得到。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大家审美视野的重合。我希望，我

们审美发现的视野可以再宽阔一些。

比如说，在成都的这个奖，能够最终锤

炼出一种带有独特历史和文化视野的

独特眼光。比如，我也期待华语青年作

家奖，今后还应该包含科幻文学、类型

文学，乃至于旅行写作、生态写作等。

封面新闻：每年选出来的获奖作
者和作品，得到了文学圈的高度认
可。事实上，过往每届的获奖作者，很
多都在之后的创作道路上走得挺稳，
成绩很不错。作为评审委员会主任，
在把关这个奖项的评选时，您最在乎
的参评作品应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李敬泽：“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的

这个“青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

评委们在每一年的评奖中，都要进行

深刻的思考。我不认为“青年”仅仅是

一个年龄问题，只要45岁或者40岁以

下就可以。不是的。我们也见过40

岁以下，但是已经老气横秋的作者。

青年一定是对种种崭新的当下时代经

验，最能作出敏锐、准确表达，最具创

新精神的群体。华语青年作家奖所奖

掖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我希望我们

这样一个奖，能够有力地呈现我们文

化中和文学中的“青年性”。这不仅仅

是年龄，而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向着

未来、向着广大世界的那么一种精神

姿态。所以，“青年的书写”和“青年的

创造”，应该成为我们这个奖的真正标

准。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每一次都

能做到。作为评委的我们，可能需要

再大胆一点，需要锤炼出一种对“青年

性”的敏感。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要

在舒适区里作出选择和判断。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华语青年作家奖

尽管已经到了第七届，但是，我们可能

依然需要不断地自我发现和自我确

立。

封面新闻：这个文学奖在文学界
的口碑越来越稳定，彰显出时间积淀
的力量。您看了今年的获奖名单，第
一感受是什么？

李敬泽：第一感受当然是每一个

人都是实至名归的。当然评奖永远是

遗憾的艺术。我们作为评委，可能要

更有发现与确认的勇气。我希望这个

奖越办越好。

文学不是名词而是动词
是一种不断的生成

封面新闻：2021年您曾在四川
省图书馆主讲“中国人的生命与文
学”。当时您提到一个观点，“很多人
很熟悉火星（虽然也未必是真熟悉），
但却不熟悉自己家门口的那棵树。我
们应该把我们因熟视无睹而失去感知
能力的事物，重新变成我们观察的对
象。保持激情，保持好奇，世界在我们
眼前永远是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在当下这个时代，文学绝不是没事
儿可做，而是依然有广阔的天地。我

们的文学从业者需要用自己有力的书
写，帮助每一个读者、每一个人，来确
立、拓展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觉、感
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宽阔
的、敏锐的、有力的知觉结构。”这算不
算是您在评价、赏析文学作品时的一
个核心标准——努力把熟悉的世界，
用新鲜陌生的语言表达出来？

李敬泽：你提出问题的时候说，“努

力把熟悉的世界，用新鲜陌生的语言表

达出来”。语言当然也不错，但可能问题

不仅仅是语言的陌生化。而是说，通过

表达，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熟悉的世

界，我们对之并不真的熟悉。它依然是

一个需要我们认知和感受的对象。无论

是世界，还是我们自己。这样一种认知

的能力，我想是文学的一种基本功能。

但这个基本功能，也不是每一个作家和

每一个作品都能够达到的。所以，当我

们要求一个作品或者一个作家达到这个

基本标准的时候，我们提出的其实也是

最高的标准，或者说很高的标准。

封面新闻：有学者提到，文学的
“文”，除了以文字作为最重要的媒介，
还应该往声音、影像等领域拓展。文学
不应仅限于惯常的小说、散文、诗歌等
样式，还可以包括音乐、电影、墓志铭、
演说、报纸、黄梅调与舞蹈史诗等，甚至
包括阮玲玉的临终遗言、邓丽君在当下
的全息影像“复活”演出。在近期十月
文学论坛的一次活动中，我注意您在发
言中提到，您也会看脱口秀节目，您思
考了幽默、让人发笑与生活世界的关
系。其实脱口秀节目里一些很好的段
子，里面的幽默、机智，语言的艺术，也
算是一种文学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敬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

想，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

现象，就是文学性的漫溢或者蔓延，溢

出我们原有的固定的小说、散文、诗歌

那样一种纯文学的类别界限，它正在向

着各种各样的文化门类蔓延，这样的一

种文学性的泛化，是现在非常普遍的文

化现象。这也需要我们对文学，对文学

性，有一个新的开放性的理解。我们正

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在这样的变革

时代，文学不是个名词，不是一个凝固

的、仅仅依据经典标准的存在。它不断

寻找自己新的形态，也不断在各种各样

的形态中得到实现。所以我宁愿把“文

学”理解为一个动词，理解为一种行动

和实践，理解为一种不断的生成过程。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一个好的文学奖应该具
备怎样的发现眼光和能

力？文学与时代密切相连，那么，
一个文学奖该如何保持自己独特
的审美腔调和生命力？

从2015年首届到2022年第
七届，经过7年的洗礼，华语青年
作家奖影响日益扩大，已形成关于
文学、审美的鲜明倾向和特色，成
为国内文学界面向青年作家的重
要文学奖项。10月9日，第七届华
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在成都龙
泉驿东安湖公园举行，获奖名单现
场揭晓。

在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
出之时，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到担任
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评委会主
任的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作为一名作
家、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专访时
谈到了一个卓越的文学奖应该发
挥怎样的功能、价值，谈到何为真
正的“青年”，他认为应把“文学”理
解为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

在向颁奖现场发来的视频中，
李敬泽除了向获奖作家表示祝贺
之外，还特别阐述了文学的独特意
义：“世界正变得高度不确定。在
这种不确定性中办好自己的事情
就是为了确定，就是要在颠簸中顽
强地守护我们的生活和心灵。所
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坚信文学
意义的写作者，都是在一块确定的
礁石上点亮的灯。”

福建90后作家陈春成获奖：

对我飘忽的写作是一次提振

陈春成（左二）获得“短篇小说奖双子星奖”。

李敬泽（本人供图）


